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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立足高质量发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伟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国民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系统而又深刻的变化，要求我们贯彻新发

展理念，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从以要素投入增长规模扩张为主要推动力的高速增长模式转变

为主要依靠创新带来的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式。这种发展方式

的转变要求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重要驱动力，通过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有效提升潜在经济

增长率；同时，通过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使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在长期发展过程

中保持协调，从而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宏观经济目标间的均衡。 

    经济失衡的新特点要求转变宏观调控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总需

求疲软与供给侧要素成本上升交织在一起，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发生历史阶段性变化，宏观经济

失衡具有新特征。 

    从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看，多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结构性矛

盾、实体经济内部供求间的结构性矛盾等叠加交织。需求疲软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与成本上升形

成的潜在通胀压力并存，“双重风险并存”的特点使得传统的需求管理产生了严重局限。由于与

“双重风险”所要求的总量政策方向相反，甚至互为代价，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不能继续集

中作用于总需求。对于总需求管理而言，在“双重风险并存”的失衡条件下，既不能全面扩张（财

政和货币政策双松），也不能全面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紧），进而供给管理成为宏观调控的必

然选择。 

    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重点和宏观调控方式必须发生转变：一是必须根本转变传统的以总需求

为宏观调控重心的格局，而转为以总供给为宏观调控的重心；二是必须根本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单

一同方向的调控（针对总需求的全面扩张或全面紧缩），而转为“松紧搭配”的反方向政策组合，

并且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松紧适度调整；三是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努力构

建和完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实现有效的宏观调

控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正在把改革创新不断推向深入的中国而言，制度变

革本身就是宏观调控手段和方式的一部分，体制机制的完善会对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有效性产生深

刻影响。这一点尤其需要我们重点把握。 

    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在于转变传

统的以要素投入、规模扩张为主要推动力的高速增长模式，使之转变为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

率提高为主要推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首先需要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

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

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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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

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七

大体系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既是构建七大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相应地，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亦成为宏观调控的根本遵循和工作主线。 

    之所以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一是如前所述，在以总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调控

方式产生局限的情况下，需要调整为以供给管理为重点。二是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深层原

因主要集中在供给侧，并且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矛盾。 

    就潜在的通胀压力而言，主要是成本推动的压力。而潜在的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根源，就在

于供给侧的要素成本的普遍上升，而生产者效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相对滞后，难以消化成

本的上升；创新力不足，难以根本改变投入产出结构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就经济下行的风险而言，表现出来的首先是总需求增长乏力，但就内需疲软而言，其根本原

因在于供给侧。从投资需求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创新驱动不足，结构升级受限，因而缺乏有效

的投资机会。事实上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并非不足，社会直接融资规模的增速也较快，我认

为，投资需求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需求侧的货币和资本供应规模大小，而在于供给侧的有

效投资机会缺乏。从消费需求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给侧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全社会消

费倾向难以提高；同时，供给侧的产品质量、品种结构等不适应人们需求的变化，抑制了人们应

有的消费力提升。事实上从需求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始终高于经济增长速

度，因而不能把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归结为居民有效需求增长速度滞后。 

    进一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其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生产者，

包括劳动者、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集合、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集合、产业与产业之间的集合、国民

经济供给体系。针对生产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相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生产者的竞争

力。短期重点在于降低生产者的成本，采取诸如大规模减税降费、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

举措；长期重点则在于提升生产者效率，包括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

积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改革，提高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和

公平性，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与此同时，还要努力实现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

统一，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为重点，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竞争力

入手，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全面提升生产

者效率。 

    必须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如何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推进宏观调控的创新和完善？关键在坚持贯彻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 

    “稳”重在经济增长要稳。一是要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式的波动。二是要保持适度的

增长速度以适应就业目标的要求。一般而言，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稳增长的重要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即在于稳就业，中央将“稳就业”

放在“六稳”之首，摆在突出位置，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对于周期

性失业而言，其主要原因在于总量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因而以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来推动经济增长

稳定性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三是要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而言，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与总

需求变化以及与通胀水平变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稳增长必须同时防止高通胀，不能严重脱离潜

在经济增长率的约束，盲目过度刺激经济扩张。四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需要宏

观经济政策之间有机协调，特别是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之间协调配合度提高，同

时还要提高政策效率，根据宏观经济态势变化实现松紧适度，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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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防风险等政策目标相互协调。 

    “进”重在通过深化改革克服供给侧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是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的成

果。二是要持续增强企业活力。虽然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民营企业活力也有所

提升，但绝对水平并不高，其自身的创新力还不强，在产权保护等方面仍有待不断改善，我们还

需要在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经营的法

治环境上下功夫，从而更好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三是要继续提升产业链水平。虽然新的

产业集群不断成长且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加快，但是总体而言，产业创新力仍需不断加

大。要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通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等举措，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推动提升产业链水平。四是改善和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提升宏观经济政策效率，疏通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要坚持深化市场

化改革，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进一步提

高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和公平性，同时以法治化方式保障市场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规范政府行为，

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改革，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保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

够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市场化和法治化方式推进，使宏观调控切实建立在市场化和法治化基础之

上。只有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

夫，才能更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激发生产者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 

    总之，“稳”与“进”之间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稳”是“进”的前提，没有“稳”就不可

能具有“进”的宏观经济条件；“进”是“稳”的根本，没有“进”就不可能具有长期“稳”的

经济增长基础。坚持“稳中求进”，要求在宏观调控上把总需求管理与总供给管理、总量调控与

结构调控、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等方面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提高我国宏

观调控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条件。 


